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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趣少年那当儿
孙登科

爱心传递

摄影家，解海龙先生
瞬间抓拍的那张照片
宛若一道改变她命运的光环
我用心，更用眼
痴迷地读了二十年

拭去记忆的尘封
徜徉在过往的驿站
那个大眼睛女孩———
清纯俊俏的苏明娟
像小鸟率先飞出了大山———
读书 工作 家庭
如此幸福美满
她感恩之情，溢满心田
梦里梦外，都显现出
欢乐甜美的笑靥

她今天人生之路的光鲜
离不开先生当年的铺垫
爱的源远流长
承接着她的心愿
此刻，我在报上又一次读到
她对山里教育事业的奉献
对于她的爱心
我由衷地点赞……

穿汉服的小姑娘

阳春三月，蜂飞蝶舞
踏青的游客络绎不绝
一列绿皮小火车，鸣着汽笛
从油菜花里“钻”出来
荡起一片欢声笑语的声浪

一个身穿汉服的小姑娘
走下车，立马吸引了赏春人目

光。
眼馋，羡慕的孩子们
憧憬能像她一样

身边的爸爸妈妈们
亦在陶醉地欣赏
宛若沉浸在唐风市井里徜徉

看她，衣袂飘飘
群裾飞扬
汉服之美，增添了她妩媚漂亮
魅力无穷啊，此刻
尽情地跳起了新疆舞蹈
迎来此起彼落的掌声
伴着振兴的春光飞翔

身穿汉服的小姑娘。
方兴未艾
把游园变成了演绎场……

潭中合影

孩提时，在故乡天井边
我们趴在潭沿嬉戏
一汪静谧的潭水
我与她映显一张
合影的照片

“两小无嫌猜”
她笑得天真烂漫
惹得我拍手称赞
异想天开，只愿
时光走得慢点
好奇 喜欢
谁都不想说，再见
那时不懂白驹过隙
不知何谓时过境迁
陶醉的心，一味贪玩

迄今，岁月远去
那帧在记忆中定格的合影
却时常在眼前浮现
眷恋中，更有向往
回到我与她的童年……

夏木阴阴正可人
梁 媛

忽而已夏。
入夏之后，视野里便是绿，山绿

水绿叶绿，“一城山水满城绿”，绿在
大地上疯长。 家里那棵在春天里开
着洁白、粉红、紫红花朵的九重葛，
此时花期已过， 叶子却绿得更加饱
满葱茏。 一千多年前，诗人王安石想
必也是被这揭竿而起的绿所震撼 ，
于是写下“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
草胜花时”的诗句吧。

想去乡野看绿，趁着假期，和几
个同学欣然出发。 一路上，车在蜿蜒
的乡间小道上行驶，车窗外，是层层
叠叠的绿，深绿、浅绿、嫩绿、翠绿、
葱绿、 墨绿……那是山的绿、 水的
绿、树的绿，草的绿、田野的绿，“绿
阴冉冉遍天涯”。 人家的房，青砖灰
瓦，掩映在绿里面，像水彩画。

路遇稻田，“麦苗出土正纤纤”，
迎风摇曳出无限的诗情画意来。我们
忍不住停车，站在田野边观赏。 旷野
无人，空气清新，扑面而来的风，仿佛
也是草绿色的，让人深感心旷神怡。

又遇一大片草地， 牛羊点缀在
绿上，溪水流淌在绿上，虫子飞翔在
绿上，同学戏说这是“大草原”，我的
感觉也是。 想人们不远千里追去看草
原，其实就是去看绿啊，大自然没有
一种颜色，比这绿更辽阔更浩荡了。

有笑声自远而近， 是几个美女
有说有笑地向草地走来，阳光下，她
们自由自在伸展着腰肢， 恣意地摆
出各种姿态拍照， 像花朵一般盛开
在这绿缎子似的草地上。 想起亨利
八世的那次偶遇来， 这个在传说中
有点暴戾的君王，某天也是在郊外，
在草地上， 邂逅一个穿绿衣裳的女

孩，女孩“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只
一瞬间，便住进了他的心房，只是他
“寤寐求之”，却不能“钟鼓乐之”，因
为深宫大院不是女孩的向往， 于是
一曲《绿袖子》成为经典，伴着这个
美丽的故事，代代流传。

在草地上， 我发现长着许多荩
草，嫩绿嫩绿的，青翠欲滴。 初识它，
是在《诗经》里，“终朝采绿，不盈一
匊。 ”其中的“绿”指的就是它。 竟有
植物被唤作“绿”的，我有点惊喜又
有点好奇，于是查了它的前世今生。
这一查才知道，荩草在古代，身份尊
贵着呢，由于外表有点像竹子，在民
间有绿竹、细叶秀竹等雅称，它是一
种天然的植物染料， 枝叶可提炼出
黄色染料， 用于丝绸、 麻布等衣物
上。 在我国古代， 黄颜色多用于王
者、帝王，因此荩草就有了“帝王草”
的美誉。 只是时光荏苒，随着染料技
术的进步，荩草渐渐被其他的染料所
替代，于是曾经贵为“帝王草”的它，
从云端上跌落凡尘，变成“草根”了。
除了可以作染料， 荩草还可以入药，
有清热、止咳、解毒、祛风湿的作用。

离开“大草原 ”，我们来到一片
竹林。 竹林幽静，鸟声婉转，阳光在
叶子的缝隙处闪烁， 怡人的风吹过
来，竹林发出“沙沙”的声音。 林中有
亭子，到亭子里小憩，坐在一层一层
的绿里， 想着有响亮的好天气拥抱
着，有美丽的景色相待着，浅浅的欢
喜，便如涟漪，一圈一圈，在心里荡
漾开来。

九百多年前，秦观在他的《三月
晦日偶题》 里写道：“芳菲歇去何须
恨，夏木阴阴正可人。 ”深以为然！

最 后 一 个 面 试 者
陈传荣

面试完一个小伙子，她收拾了一下桌
上的材料，心想应该差不多了。 喝了口水，
她正准备站起身子。 这时，一直站在外面
的助理小红却探进脑袋笑着说：“杨老师，
还有最后一个！ ”

“哦———”她愣了一下，说，“那就快让
她进来吧！ ”

在一阵“笃笃笃”的鞋底声响的伴随
下，一个高挑的女孩便走了进来。

女孩怀里抱着一叠资料，脸上带着一
丝微笑。看上去，女孩很瘦很瘦。她心里立
刻便想：真是的，现在的女孩成天嚷着什
么“骨感美”！

她微笑着朝女孩点了一下头， 然后，
伸手指着那张椅子说，你坐下吧！

女孩羞赧地说了句“谢谢”，然后就坐
了下来。但是刚坐下，女孩好像发现有什么
不妥似的，只见女孩又重新站起身子，一路
小跑着去把背后的那扇门给轻轻关上了。

她先是愣了一下，接着便发出会心的
一笑，觉得这女孩，挺特别。

“刚毕业吗？ ”
“不———是！去年毕业的！”女孩说，“短

暂地工作过一段时间，这是我的简历！ ”
“哦，之前的工作岗位，做的也是财务吗？”

接过女孩的简历，她一边翻看一边问道。

“是———的！ ”
“大学里学的专业 ， 应该也是财会

吧？ ”
“嗯，财经大学，财会专业！ ”女孩说。

女孩的声音，似乎显得有些颤抖。
她抬起头，这时她才发现，女孩的脸

色好像并不怎么好，虽然施了粉霜，但那
蜡黄的肤色还是一点一点地从细枝末节
处显露出来。

这样的肤色，怎么说也不应该属于正
值青春年华的女孩啊？！

她感到有些小小的疑惑。
“根据你提供的简历显示， 你去年毕

业，然后直接就参加了工作。 大概工作了
七个月的样子， 发现你就从单位离职了，
然后一直到现在。 我就想问一下，从离职
到现在，在这当中的三个月时间里，你在
哪里呢，难道就待在家中吗？ ”

拿着笔，她指着女孩简历上那一行关
键的字这般问着。

女孩的面部表情， 明显地呆愣了一
下，紧接着女孩便低垂了头，抿着嘴一副
欲言又止的样子。

“生病了！ ”过了好一会，女孩终于抬
起头轻声说道。

“生病了———？ ”她有些吃惊，“你才毕

业啊，这么年轻，又能生什么病呢？ ”
“肺癌———”女孩说。
她的身子猛地一颤，好像被人重重击

了一下。 她感觉脑袋有点眩晕。
还没等她再次问话，原本还略显紧张

的女孩又慢慢说道：“工作没多久，忽然发
现自己得了这病， 然后就住进了医院，接
着还开了刀，出院后，单位就回不去了！ ”

“唔，唔———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
样？ ”

她显得有些语无伦次，她的内心有泪
水在飞溅。

面对眼前这个女孩，她———忽然想起
了五年前的那个自己。

当时的她，不就是因为患上同样的病
住进医院开刀后而失去了工作吗？ 尽管后
来已经治愈，但因为种种原因，单位也是
回不去了。 后来机缘巧合，她来到了目前
的这家公司，而且还担任了高管。 尽管目
前的她，过得很好，且领导很信任她。 然
而，这所有的美好，都只是建立在一个谎
言的基础上罢了，也就是说，一直到目前，
在整个公司里，并没有谁了解她曾经的过
往……

这一刻，她多么想上去给眼前的这个
女孩一个大大的拥抱啊！ 但，她不能，她知

道自己并无权力决定留下眼前的这个女
孩，而且根据公司相关规定，她深知，目前
也不可能留用这个女孩！

“哦———原来是这样啊！ ”她的脸上，
竭力装作很平静的样子，她以关切的语气
询问道，“能方便说说你的病，目前已恢复
到什么阶段了吗？ ”

“其实挺好的， 医生说让我每隔三个
月复查一次！ ”

“如果现在就出来工作， 你的身体能
吃得消吗？ ”

“应该没问题吧！ ”女孩微微一笑，“反
正闷在家里更不好， 还不如出来找份工
作，分分心，这样可能倒更好！ ”

“倒也是！ ”她说，“不过今天前来应聘
这个岗位的人挺多，我们已经面试了很多
人，优秀的也不少。 这样，你的资料我这边
留着，你先回去，如果合适，到时我们会电
话通知你的！ ”

“哦，谢———谢！ ”女孩站起身子，对着
她微微弯着腰毕恭毕敬地说道。

她发现，说这话的时候，女孩的脸上
挂着一副灿烂的微笑。

在送走女孩离开的那一刻 ， 憋了许
久的泪水终于从她的眼眶里迅速流了出
来……

一朵荷花
郝 俊

如果要将一种花卉列入仙品， 我首先想到的
就是荷花。

水生之物，总是有别样的清秀。 荷花的茎秆高
挑纤细，婷婷袅袅，远看像一缕扶摇直上的青烟，
让花和叶升腾于绿波之上， 有一种绝尘脱俗的幻
化之美。

荷花既养眼又实用，既高贵又亲切，叶子互相
簇拥却能各自舒展出一片开阔的绿意， 花开得如
此热烈却又让人觉出生命的清净。

中国人对荷花着实喜欢，仅从命名上就可以
看出人们对它的偏爱。 荷花又名莲花，《尔雅》中
关于荷花有更细致的解说 ， 支撑花叶的茎秆称
“茄”，叶称“蕸”，没入泥中细长的茎称“蔤”，花称
“菡萏”，果实称“莲”，膨大的根状茎称“藕”。 至于
花 ，也有说法 ，《说文解字 》把没开的花苞称 “菡
萏”，已开的花称“芙蓉”。 此外，荷花还有芙蕖、水
芝、泽芝、水芸、水华、水旦、玉芝等别名。

看一朵荷花就像在打量一位女子， 娴静时端
庄温婉，起舞时顾盼生情。 在有情人的眼里，盛放
的花朵就像打开的心房， 期待心上人早点到来。
《诗经》中的《郑风·山有扶苏》就是以“荷花”来起
兴， 表达女子对情人的思慕：“山有扶苏， 隰有荷
华。 不见子都，乃见狂且。 ”山上扶苏茂盛，池中荷
花美艳， 在这样的地方等待心上人， 可谓美事一
桩，哪里知道，俊美的情郎没见着，偏偏来了一个
疯癫的狂徒，真是让人气恼。 这位女子究竟有没有
等到心上人，我们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那天的
荷花开得真真切切，因为被爱的目光注视过，至今
仍是一脸羞红。

作为审美意象的荷花不仅用来比拟女子的美
好形象， 也因其清纯不染的特质喻示高洁超迈的
君子品格。 屈原在《楚辞》里借用荷花来表明心志：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不吾知其亦已
兮，苟余情其信芳。 ”用菱叶和荷叶制成上衣，用荷
花做成裙裳。 没有人了解自己就算了，只要我的内
心世界是一片真正的芬芳。 把花叶当做衣服穿在
身上，当然属于瑰丽的想象，但这些奇美的诗句却
真实地反映了诗人的独立人格和清正品质。

屈原笔下的荷花有着浓厚的象征意味， 手法
间接含蓄。 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则是直接将荷花喻
为君子，写出了传世名篇《爱莲说》：“水陆草木之
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
甚爱牡丹。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
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
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 噫！ 菊之爱，陶
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
矣！ ”这篇文质兼美的小品文，总是有一种独特的
魅力，让我觉得默读还不尽兴，需要念出声来，读
这样的文字会觉清气充盈，口齿留香，有养心醒脑
的功效。

诗文里的荷花， 每读一次， 就在心里绽放一
次。 看到真正的荷花，又忍不住想到那些熟读的诗
文， 愈发觉得只有奇文佳句里散出的缕缕墨香才
配得上荷花的高贵。

有一年夏天 ，和家人去杭州游西湖 ，发现最
引人注目的风景就是荷花，在这里，荷花是主角，
西湖是荷花的天堂。 成片的荷花犹如众仙临凡，
群芳争艳 ，或许只有杨万里的那首 《晓出净慈寺
送林子方》才能写出荷花蓬勃生发的气势：“毕竟
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站在岸边，看翻飞的荷叶撒欢
一样在湖面上铺展开去，一发不可收拾……

今年五月，一位画家朋友办画展，邀我前往。
走进展馆后，我在一幅题为《荷花》的油画前站了
许久，这是一幅看一眼就忘不了的作品，整幅画仅
用两种颜色———红色和黑色， 黢黑的线条勾勒出
花叶的大致轮廓， 其余的空间全部被炙热的赤红
所填满，画风热烈恣肆，恍惚间，感觉自己不是在
端详一幅画，仿佛大热天里有一盆火放到了身旁。
看惯了红花翠叶的清凉画作，再看这幅画，便觉热
浪袭来。 画中的荷花在火中洗浴，焦而不枯，燃而
不灭，让我看到了它们生命力的刚烈与顽强。 在与
逆境相抗争时，有时候越是看似柔弱的生命，越能
迸发出令人惊叹的力量。

在泥淖中生出芳华，在喧嚣中保持心静，在烦
恼中实现超脱，在困境中创造机遇，在刹那中体验
永恒……看一朵荷花，即是领悟生命。

山 槐 婶
杨 伟

在我幼时的记忆里， 好吃的东西便是水果
糖了。 因为馋糖，我们对糖纸都崇拜起来。 收藏
糖纸，成了普遍的爱好，哪怕是捡来的糖纸，也
仿佛是自己吃过的，可以炫耀，证明自己也拥有
过甜蜜。

我吃过的糖里面，有一粒印象尤其深刻。 那
粒糖，是山槐婶给的。 不过不是在她的婚礼上，
而是之后的某天。

那年我还在上小学， 学校作息是农村的那
种三段制，早上起得很早，尤其冬天，上学时天
还黑着，伙伴们相互叫着结伴而行。

有天早上，我刚从家里出来，猛然看见巷道
里有个黑影，我打了个激灵，以为遇到了小偷。再
仔细一看，是个女人，手里还提着个包。 这女人，
是老陈秃前段时间从大山里买来的新媳妇。 婚礼
上，她一直绷着脸，再者我没领到糖，对她没什么
好印象。 听我妈说，老陈秃买这个女人花了五百
元钱哩。 这女人口音和我们不一样，平时不怎么
出门，也不与人交往，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女人发现有人， 她先是鬼鬼祟祟地跑了几
步，看我背着书包顺着巷道走，她停下来 ，站在
墙根处。 我有些犹豫，不知道她想干什么。 我

打算去叫好伙伴刘枣和王安斌一块上学的 ，
她堵在哪里 ，巷道里又没有岔道 ，黑咕隆咚中
我有些害怕。 但想她也就是一个买来的媳妇，
能把我怎么样 。 我鼓足勇气 ，朝巷道口走去 ，
走到她身边时 ，我本想跑的 ，没想到她一把抓
住我，吓得我“哎呀”一声叫了出来。 她慌慌张
张地说 ，莫叫莫叫 ，随即从兜里掏出一粒糖 ，
递到我眼前。 她的脸几乎凑到了我的脸上，用
一种乞求的语气说 ：娃子 ，千万莫对别人说看
到我了，行不。 要是你答应，这糖就给你。

我点头， 接过了那粒水果糖。 然后我就跑
了。 跑出巷道口，我看见她急急地朝北边镇上的
方向去了。

我吃着糖，犹豫着还要不要去叫刘枣和王安
斌。 就这一颗糖，如果他们问我，我该怎么说。 于
是我决定独自去上学。 我刚走出村口，听到后面

有脚步声，回头看，是老陈秃气急败坏地打着手
电筒赶了过来。

老陈秃用手电筒照了照我，凶巴巴地说：见
到我媳妇了吗，娃子？

我摇摇头，不说话。 毕竟我答应了那个外地
媳妇要保守秘密的。

老陈秃跺跺脚，威胁说：娃子，我还欠你爸
一百块钱哩，这媳妇是我花钱买来的，要是你不
告诉我她去了哪里，找不到媳妇，我就不还你家
钱了！

当时我见过的最大的钱也就十元钱， 一百
元可不是小数目，我慌了，往女人逃去的方向指
了指，然后飞快地跑了。

早上放学回来，我听我妈说，老陈秃的山里
媳妇跑了，不过又被抓了回来，听说，马上就要
跑到镇上汽车站了，就差几百米……

我不吭声，仿佛与我无关似的。 只是心里很
不平静。

后来，那个外地媳妇有了孩子，便不再跑了。
我们称呼她为山槐婶。 因为她的老家在山里面，
反正是很穷很苦很闭塞的地方；另外她的名字里
有一个槐字吧。

山槐婶个子不高，一年四季穿一身蓝布衣服，
不太和人说话，只顾埋头干活，偶尔在巷道里走，
也是顺着墙根，像一团潮湿的影子。因为那粒糖的
缘故，我多少有些怕她，看见她会远远地躲开。

后来，我们家修了新瓦房，搬走了。 再后来，
我去外地读书，回老家的次数也就少了。 有年寒
假，无意中从母亲嘴里得知，山槐婶死了。 据说，
她得的并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只是住院需要花费
五千多元，而老陈秃认为，当年的五百，比现在的
五千还值钱呢，这一下要为她花这么多钱，不值。
结果，山槐婶就无声无息地死在了家里。

山槐婶的荒坟就在村前的路口，每次回乡经
过，我心里都不是滋味。甚至说是心存愧疚。因为
我总是想起她给我的那粒糖。 我常想，如果我当
年能信守承诺，守住秘密，逃脱出去的山槐婶又
会是一个怎样的人生？

树·虫·香
周 实

树
天又热了。
每天， 一轮初升的红日就像一枚金黄的果子挂在蓝天

的树梢上。
“你说的树梢在哪里呢？ ”爷爷问孙女。
“你看，不就在那里吗？ ”孙女指着说。
“我怎么就看不见呢？ ”爷爷笑着问。
“是啊，你为什么看不见呢？ 那么大的一棵树！ ”孙女很

惊异。
天地之间，好多事物，好多人都看不见的。 他们所能看

得见的，只是他们眼前的东西，只是能对他们有用能给他们
添彩的东西。

地球就像一只蜜蜂，翅膀上面沾满花粉，披着亮得耀眼
的阳光，在宇宙中嗡嗡飞翔。

黑夜那只神秘的凉手无可奈何地缩回去了。
无数晒蔫了的树叶发出被烤焦的喘息。
鸟儿躲进了密林里。 偌大的天空看不见了，抬头只见点

点阳光，闪烁在那枝叶之间，变成白昼的点点星光。
一只蜘蛛不畏辛劳，正在织着它的新巢。 蛛丝，无声，眼

前飘荡，似要网住某些渴望。 渴望什么呢？ 谁又能知道？
虫

从小就牙痛，是虫牙，大人说是有条虫正在蛀着我的牙。
什么虫，看不见，不知道。 恳求大人捉，大人也不捉，只

说捉不到。只好到医院，让那医生捉。医生在那牙上钻洞，钻
了一个洞，又是一个洞，有时抽出一条牙髓，举到我面前，告
诉我是虫，然后再补好。

后来，知道是细菌。 什么菌，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厌氧菌。 厌氧菌，什么样，还是不知道，

但却每天能感到，感到它正在蛀牙。
它从一颗牙上撤退，又向另一颗牙进攻。 有的时候潜伏

着，有的时候在出击。有的时候占领了，有的时候失败了。然
后，是转移，移到容易蛀烂的牙。

制伏厌氧菌，抗菌素无力，有力的是甲硝唑。
一次吃三片，一天吃三次，马上它就溃败了，撤回它的

营地了。
然后，再待时机出击。 出击若成功，牙龈就会肿，肿得厉

害就流脓，吃也吃不得，睡也睡不得，张嘴稍稍吸口气，神经
立即就痉挛，痛得气都喘不过来。

每当这时，我就想：人类可以征服地球，甚至可以征服
宇宙，但却征服不了细菌。 这个世界上细菌太多了。 人类可
能在某一天会被细菌吞噬掉的。 因为只有这些细菌能寄生
在人类身上。

寄生的，是致命的，它已与你融为一体。
你若要灭它，就是灭自己，就像我吃甲硝唑，每次吃下

去，人就飘起来，好似踩在棉花上。
香

香于我来说是虚无飘渺的。 或者说， 我是说不出香味
的。 我能闻到香，但却说不出。 我喜欢那淡淡的，似乎有，又
似乎无，香太浓了，就刺鼻了。

记忆里的香，是那楠木香，家里曾有一个箱子，是用湘
西的楠木做的。 那是很久了，那时，我还小，但那开箱飘出的
香味，仿佛至今还在鼻尖。

妈妈告诉我：楠木箱防虫。
虫不喜欢香味吗？楠木这么香，虫闻了不香？虫闻了不香，

人就觉得香？ 我总喜欢胡思乱想，喜欢一个人，沉思又默想。
写到这沉字，又想起沉香。
沉香闻过吗？自然没闻过，只是在书上，多次读到过。可

是，不知为什么，就是喜欢这沉字。 这个沉字，使得那香，变
得格外馥郁起来，人也好像沐浴其中，香亦渗入皮肤之中。
于是，人就越发宁静，心亦随之飘得更远，越是沉，越是远。

沉香怎样来的呢？是从沉香木积淀而来吗？或是沉香草
浸泡而来的？

这世上有沉香木吗？ 当然有。 不管怎么样，想到沉香这
两字，我的心里也就想到很深很深的一个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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